
记忆是一捧沙土，我们活得越久积得越多，后来我
们自己都被掩埋沙中，仿佛从未有过鲜丽的、纷扰的、
悲伤或充满希望的过往。 我们只爱夜空中的月亮，却从
未真正仰头看过月亮。 我们是青草，高山的崖缝中也曾
生长。 我们是流水，浑浊的路上也走过。 但我们仍然更
爱月亮，那种高不见顶的虚无，那种微如游丝的光，像
家乡的一只孤独眼睛。

漂泊在外乡的我时常感觉是一只“流浪狗”，在那
些没有乡音的路上暗地里呜呜叫。 没人肯听我的方言，
只要发声他们就让我说标准的普通话， 让我遗忘了本
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使用不多的母语。 我像个虚构的
彝族人的精灵，要跟祖先接近，只可借用古老的咒语般
的心。 在心中，那片我虚构的彝族人的精灵世界中，我
与先祖终于能在睡梦中相见。 他们主动从梦境里来看
我了， 似乎早就承认了有我这么一个自卑又茫然的子
孙。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先祖的坟地， 他在高山松林
中的圆形土坡上，以老虎的模样从山包里走出来，走向

我。 他没有说话但我听到一个声音，是他告诉我，那儿
整片山地都是他的。 他就是我的祖先，在他的山包中有
许多个小孔， 每一个小小的孔眼中永远装着一颗不灭
的星子。 每天晚上，当他闲来无事就会仰头望向那些裹
满星辰的孔眼，这让他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 他的眼睛
很慈爱，目光始终柔和地望着我。 在那双虎眼中，我感
到温暖，是我祖辈那早已冷却的目光，在那天晚上以老
虎的眼睛重新给予我温暖。 当老虎从我身前走过，一再
的回头看着我，像告别似的，像某种祝福或寄托，带着
牵挂进入一片高山中的松林。 我目送他离去，直到梦醒
前的那个瞬间我还站在山包上没有挪动半步。 醒来之
后的我，心里像刚从深深的河水中爬上岸。 后来我将那
些流星似的人和事记录到我的文字中， 形成一篇一篇
自己的精灵世界，最后将它们收集到一起，取名为《檐
上的月亮》。

《檐上的月亮》没有完全取材于故土，也包括了我在
外乡的经历。 其中有许多篇散文是写大山的，如《旱地》
就是用去好几个晚上写成。 那时候我住在遥远的广东省，
还没有早晨写作的习惯，也无法早晨写作。 那里四季都是
夏天，那里的晚上极少看见星星，那里只有星星一样的人
在夜晚的路灯下走来走去。他们似乎没有睡眠，像个不需
要睡眠的城市，越到晚上人们越欢。 当白日里空气中的
热终于散去，夜里难得的凉风扫在脸庞，他们去宵夜，喝
酒，唱歌，摇摇晃晃走在马路上。 我相信他们是快乐的，
这让我时常想起生活在山中的人们，想起过去不算久远
但古人似的乡亲，以及已不在人间的那些亲人。 我突然
想写他们，写下那些没有雨水的年月。 我的母亲和其他
山中的妇人们，在夜晚没有路灯照明的山道上，点着火
把到峡谷河沟里取水，拯救眼看着就要蔫了的庄稼。 那时
的旱季像要饿死我们，让山里的人们不得不起早贪黑，于
是便让我写出了许多山里的事情。

人只要走出去，就注定想要走回来。 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已经回“家”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写作的人并
没有真正的故乡，更像是一条孤独的“流浪狗”。 狗有
七条命，每一条命都诞生于不同的场景，有时在梦中，
有时在山中，有时在闹市中，你让这样一种生命归纳故
乡是不可能的。 写作者在人间流浪，回“家”是可疑的。
他可能幸运地拥有过一片屋檐，也许是他先祖的屋檐，
也许是他梦中或记忆中的那片屋檐， 但在屋檐的上空
一定会飘着永不熄灭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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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散文集《一册清凉》（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7

月），想说的是，她的一切优良与美好都是一群鱼给带来的———是
那个清晨，十几岁的主人，双手将小鱼从河滩水洼中捧起，小心而
快速放归旌湖的那一群生灵带来的。是那些鱼，咕噜着嘴，划动着
鳍，用整条绵远河，整条沱江，整条长江和全部大海带来的，活蹦
乱跳的汉字的密码。它们不仅从水中来，也从与水连着筋、牵着骨
的大地来，也从与海循环往复的天空来。

带来的这些优良与美好，不仅是这群鱼儿得救之后至今至未
来的，也是这群鱼儿得救之前的；不仅属于一册散文，也属于这册
散文的作者。 这就打破了我写读后感的惯例———只及文，不涉及
或尽量少的涉及作者。 鱼儿，神一般地带来了文，带来了人。 这个
人叫李银昭，《一册清凉》的作者。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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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李银昭认识快二十年了，算是老友。 大概是前年吧，我的一

册小说《花儿与手枪》，获奖金九万元，包括银昭在内的几个文友
就撺掇我请客。 时在岁末，我想，那就办一桌，既请客，又团年，一
举两得，挺好。 我立即给龙泉驿区十来位文友发了个短信，顺便也
邀请了银昭。邀请银昭是诚心诚意的。之所以言顺便，是估计他来
不了。作为一家报社的老总，事务繁杂可想而知，这年头谁愿意为
吃一顿饭穿过五六十里车海，从成都市区到龙泉驿区来？ 他的撺
掇，估计是搞耍，哪能当真？ 但来不来是他的事，邀不邀则是我的
事，这就是为人的道义。 他来了，真的准时来了，就像一位军人与
钟表的约会———事实上银昭也的确当过兵。 当天，我拎了三四斤
珍藏了多年的散装茅台镇酒，让服务生给银昭斟了一小杯。 在我
的记忆中，银昭是一个不抽烟，不打麻将，不善饮酒，喜好运动和
读书的人。 没想到，当天银昭喝起酒来，一杯不落，豪气不输左右！

跟银昭一见如故，缘于当年他看了我一篇小散文《大明农庄
赏月记》， 向我们共同的好友———小说家刘晓双表达了对该文的
欣赏之意。干码字活儿的人，听闻有人在背后肯定自己的作品，自
是高兴。 而当面的夸饰，基本当不得真。 至此，我一厢情愿暗暗将
他引为知己。 时断时续交往了很多年，但纯属君子之交：一壶清
茶，一碟瓜子，聊聊文学，侃侃三观。 偶尔也在一起吃饭，简餐，不
是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那种。 银昭虽肌肤偏黑，却有白面书生、谦
谦君子的气质。 他知书达礼，清雅脱俗，人群里一站，自然给人玉
树临风的感觉。

我知道的银昭，他最初是写小说的，出手不低，小说《老友》
获金芙蓉文学奖，后来又写起了散文；他自带几分文艺气质，穿着
却是中规中矩，干净整洁，光光生生，不染一尘；他声音亮堂，笑声
朗朗，言辞清晰，逻辑性强；他有主见，行动果敢，来自盐亭农村，
一直在成都做事、奋斗、立足、上进；他热情阳光，善良仁义，宽 容
靠谱，乐于助人；他跑步，健身，不吸烟，没有不良习惯，更无怪癖；
他喜张承志、傅雷、李叔同、张爱玲、爱默生、肖洛霍夫、泰戈尔、丘
吉尔……我知道这一切，就是不知道他还喝酒。

因为他的“这一切”，在我的逻辑方程运算中得出的结论是，
他是一个永远清醒的人，从头至尾、从尾至头都是明白人。这样的
人怎么可能沾酒呢？！ 看来，对老友银昭，我还是有不知的那一部
分，正像读《一册清凉》，读到了那么多的新信息。

这就对了。 对他的印象，他的“这一切”，加上我不知的那一
部分，正好与我读《一册清凉》的感受对位。 就是说，人与文，文与
人，一致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李白说得好，
只有喝酒的圣贤才出得来名。 银昭虽不是圣贤，在蜀地也算个人
物了，甚至京城、外省都有了他的名声。 这样的主，不会喝酒，才
怪。

因为对其人的了解和不了解， 因为人与文的互访与逆证，我
认定《一册清凉》是一册非虚构性散文。 我个人是反对散文虚构
的，不只反对，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我们读散文的时候，常常
为里面的一则故事、一个细节，眼含热泪，满怀感动。 因为打动
我们的是散文的真，而非写作的才华与技巧的炫耀。 不虚构，是散
文作者的起笔底线和基本道德。

“如果一个人到了做什么，就成什么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已
经不是在做事了，他是在做人。 ”（李银昭《素描大力》）对于李
银昭来说，文与人如影随形，不分彼此，似乎这句话也可以换一种
说 法：“如果一个人到了写什么，就成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已
经不是在做文了，他是在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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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昭的文章是有温度的。这话可能表述不准确，因为你会揶

揄一笑：这叫什么话，难道这世上存在没有温度的文章吗？ 你说得
没错，温度或高或低，总是有的、在的；即便是零度、零下，也是温
度。 但，需要明白的是，一些文章的温度是健康的、无毒的、给人以
阳光与希望的；一些文章的温度是阴郁的、丑恶的、带病菌的、让人
仇怨和绝望的；还有一些文章处于二者之间，含混，多维，各美其
美。 银昭自然归属前者。 所以，如果准确一点表述，应该是这样：李
银昭的文章是有宜人温度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
《偶题》）。 我的寸心告诉我，温度是银昭文章中的大事，这件大
事，被它的主人不动声色地藏在文章的细节中。 这是我读《一册清
凉》的一个鲜明感受。

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论浪漫主
义》 中指出：“才能平庸之辈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自己的题材找
到惊人的、独特的、雄伟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是伟大智慧的表
现。 ” 写傅雷，怎么写，一万个人写过了？ 一直在文字中开疆拓土
的银昭不干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事。 相对傅雷的大，其夫人朱梅
馥是小的，而正是朱梅馥的小，感动了他，让他的笔选择了小。 在
《她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中，“当我站在上海江苏路他们的旧
居门前时，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朱梅馥，却从我的印象里渐渐清
晰起来，总让我觉得眼前这栋旧式的小楼里，当年进进出出、上上
下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 ” 我们再来看看 《禅就是地上的那个
包》，温度是怎样从细节中生发出来、直抵我们心灵的：“空隙的
上面是充电的插线板，就是我悬空的手机垂直下来的位置，也就
是说，我担心手机一旦掉下来摔烂，就是掉在那块空隙地上被摔
烂，而现在那块空隙地上放着那女士的包。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
是，数不胜数，大有一步一景的流布与生态。 无论是《那些带着鲜
花和微笑的人》中，对那位在锦江大桥上卖花的老人蹲在大雨中
等作者取花的描写，还是《遍地冬瓜的下午》中，一次又一次数冬

瓜数目的言说，再或是《做萤火虫也是一种理想》中，对大巴山农
民邓开选小院那群像星空中的秘密突然飞至的萤火虫的叙述，以
及《彼岸有花》中，对残疾人杨嘉利艰难写字的刻画……细节，均
充当了温度的调控板，和一招制胜的撒手锏的角色。

着眼小处，盯住细节，见常人所未见，写常人所未写，让银昭
的散文显现出别有洞天的景象与格局： 下笔是针尖向深井掘进，
收笔是矿藏汽化升华出井，布满天空。 如此这般的作为，其温度便
有了井的坚硬，孔的深度，云彩的柔曼和广度。

其实，关于温度，银昭已告诉读者，她是大事。 否则，他怎么会
将这部集子命名为《一册清凉》呢？ 清凉，就是一种温度，一种让
人神清气爽、给精气神以大力量的温度。 李银昭总是那么精神，充
满古老岷江水的活力，因为他身体的九宫格即便被酷热热成为气
体的环境，也循环着一册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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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清凉》是作者对精神的清洁叙事，或者直接就是清洁

自己在叙事。 清凉一词在书中出现多次，不知不觉透露出了作者
的个人喜好。

李银昭的散文，几乎篇篇都有故事，少则一个，多则数个。 他
的活路，就是调动、组合几千个汉字，将这些故事叙说得清清白
白、一眼透底而又余味无穷。 正如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中指
出，“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 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
界限，不近人情。 后来，经过如同司马迁、庄子、淮南子等大师的文
学记录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又只赏玩文学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学
的真实———断定它是过分的传说不予置信，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
个重要的、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 ”不知为什么，当我决
定撰写这篇小文后，一册《清洁的精神》就一直摆在了我的书案。
《一册清凉》在电脑里，《清洁的精神》在电脑外，她们一前一后、
一左一右汇聚在我大脑，沟通、交谈、照应，心有灵犀一点通。

干净、清洁是我对银昭表里身心的直观印象，也是我对他文
章风格的印象。 双重的印象，对我施加了不自觉的可以引出行动
的暗力。 《一册清凉》中，最能集中体现古代洁的精神的，是写傅
雷夫妇、李叔同和作者母亲等关于生命、关于生死的文章。 如《她
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甚至，还没忘记在楼板上放上棉絮和
床单，以免自缢后，他们脚踩的凳子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了楼下
的其他人。”这是作者来到傅雷夫妇当年双双自缢的房间，对时光
逝去场景的还原、对细节的状写。 如此的洁，可谓惊世骇俗，感天
动地， 难怪作者将他们洁的行为，指认为继梁祝、白蛇传、天仙配、
孟姜女之后的中国第五大爱情悲剧故事与传说。

到了下午四点，李叔同端正地坐到桌前，写下 “悲欣交集”四
个字，交给了侍侣妙莲法师。

晚上约七点，他卧躺着念佛，众弟子在床边助念，当弟子念到
“普利一切诸含识”的时候，大师的眼角沁出了泪光。

夜里八点，妙莲法师来到床前，李叔同安静地眯着眼，他睡着
了，弘一法师的眼就再也没有睁开。

秋叶，静静地在晚风里飘落，像是在与法师静静惜别。
弘一法师安详、优雅地圆寂，是世间生命面对死亡的一种非

凡之美，一种超然之美。
这是经历了繁华，皈依了佛门的李叔同的最后时光。 在李银

昭《别如秋叶之静美》中的存态，“洁”得像惊天动地却又阒然无
声的大雪。

因为内心干净，银昭总能发现世间的清洁之美，万物的清洁
之美。在《一个南瓜的故事》中，是宽恕和同情之美；在《兰香菊韵
润素心》中，是春兰秋菊之美；在《菜花都到哪里去了》中，是童心
之美；在《眼眸的本真与澄澈》中，是清澈之美；在《每一步都在播
种》中，是安静之美；在《以你的姿态站直就是风景》中，是站立之
美和死亡之美……

蕴含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一册清凉》，看似大多写的别人，以
及人对待生灵万物的态度，实则是写作者自己。 只有干净的人、至
清的人、磊落的人，才敢于扒掉遮羞布，坦坦荡荡，将内心掏出来
示人，才能像鲁迅说的那样，“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银昭不会常戚戚，不会藏着掖着，吞吞吐
吐。 他的散文，向度明确，逻辑清晰，是非鲜明，刚好是对那些内心
不干净、猥琐的伪文人的反动。 有人说不喝酒、一辈子没醉过一回
的人，是不可、也是不敢交往的，更不可托付终身，他们太爱自己，
太惜自己的身体，有太多的心思、心事必须冷静加理性地捂在心
里，不能一不小心被冲动和酒精开了锁，暴露在阳光下。 现在，你
们，也包括我自己，该明白银昭为什么是一个能喝酒，喝酒豪爽的
人了吧。

其实，除了温度本身，色彩、形态、气息、声音、道德也是温
度———尤其是清洁，这更是一种温度。 在李银昭这里，最美丽的温
度是清凉。

5
除了文本与人本的互文性，文章温度和清洁叙事，李银昭的

散文还在字里行间蒸腾出了唯美的特质，以及余秋雨式的登高一
呼、总揽全局般的慨叹与抒情特质，囿于篇幅，对此，不再展开。

知道了上述信息，我们还应该知道上述一切之原生与来处。
我以为，作者的母亲，是作者人本与文本的源头与根脉。 给出

这个判断，不是臆测，而是作者满含深情明明白白的告知。 在《看
母亲端碗时的端庄和享受》中，“但母亲，却把先人们说的话里的
精髓，无声地融进了她的血液里，融进了她的生命里，再通过她无
言的行走和端庄，传教给了她身后的儿孙们。 ”在《别如秋叶之静
美》中，提到母亲时，“有一个人不忌讳说死，也是因为她给了我
说死的勇气，甚至可以说，是因为她，才有了我要循李叔同的生命
而去，探看‘如秋叶之静美’的李叔同之死。 ”此外，在《一个南瓜
的故事》等文章中，也多有他对母亲言行的记叙、倾慕与礼赞。

银昭的母亲是信佛礼禅的，难不成回归绵远河的那一群鱼的
祈愿，与母亲的祷告达成了人世间最美好的平衡，乃至最清凉最
清洁的传递与轮回？ 我认为是的。 正如叔本华在《论教育》中指
出，“所有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取有关世界的知识。 正如我们所说，
应特别注意获取知识的正确启蒙方式，这样才会有认识世界的正
确开端……有鉴于此，教育便意味着试图寻找严谨的自然求知的
途径。”除了母亲的言传身教，李银昭还接受过故乡盐亭山河的教
育，那位教民养蚕、缫丝和织衣的嫘祖的教育。

这些教育，无不清凉，无不清洁。
清凉与清洁，她们是近义词，也就是有血脉联系的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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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凹

———读李银昭散文集《一册清凉》

文章温度与清洁叙事

前几天收到一部诗集，作者华雪，名为《我的生命，
有你作证》。诗集收了诗人 82首诗，图文并茂，题词是：
“选一个陌生人读我的诗 / 我选择了并不认识的你。 ”
很好，读一个陌生人的诗真是一种享受。 事实上，只有
通过诗歌的字里行间，才能触摸到诗人生命脉搏。

读完诗集， 诗人的多姿多彩呈现在读者面前：“那
是一只空船 / 我早该知道 / 没有人划桨 / 摆弄的尽是
云雾”，这是《摆渡》中的一段文字。与笔者的摆渡不一
样，我的摆渡是把德国文化传递到中文世界，而华雪这
里的摆渡，则是爱情的传递。 读完全诗，猜测这应该是
诗人对一段情感的诗意总结。 通过阅读这首只有 10 行
的短诗，可以领略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素养。 里
面的“空船”，可以与庄子所谈的“空船”联系起来。
“夜渡无人”，不是出自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
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吗？

读完全篇， 又可以联想到李清照的词句：“争渡争
渡，惊起一滩鸥鹭。 ”此诗的意境完全可以改编为一个
喜剧，仿佛《等待戈多》，诗人在等待摆渡一段 10 年的
感情。空有秋水涨潮，而渡船却无人掌舵。于是，诗人最
后激动地叫道：“还不如贸然泅渡！ ”

在《我在西夏》诗里，也表现出诗人对古典诗词的
化用。 地名贺兰山，难道不会令读者联想到岳飞的《满
江红》吗？“遥想马革裹尸还”，也有龚自珍“青山处处
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倒影。“大风起兮”，不是
出自刘邦的诗句吗？ “黄土堆号称东方金字塔，那里通
向远方的黑城和額济纳”，一段西夏王朝被灭唯余陵墓
的历史跃然纸上。引经据典，谁不会呢？问题是，诗人在
这里化用古人的诗句，却不是掉书袋，而是要给读者创
造出一个忍辱负重、 坚忍不拔的骆驼生动而丰满的形
象，“只有它永远反刍着历史，不急不缓”。

如果诗人把自己的诗集定位为“写给自己的诗”。
作为陌生人，读者仿佛在偷窥诗人的人生与情感历程。
一首首读下去，于是，读者与诗人之间不再陌生。如《爱
情成了植物人》中的诗句：“我的爱情沉睡得太久 / 像
个植物人 / 今晚我要给他翻个身。 ”意象奇特，只有对
爱情有过难以忘怀之过往的诗人， 才能写出这样的诗
句。

“那天日、月、地球排成一线
马六甲的海上明月硕大惊心”

———《马六甲》
华雪诗歌呈现瑰丽的自然景观， 实际上是在映衬

内心起伏的波浪。
“你好吗，我的香格里拉

来到这里最好的纪念就是忘却”
———《香格里拉》

这里有哲学的思考，也有对生命和宇宙的体悟。
华雪写了两首关于大树的诗， 一首是 《一棵大

树》，一首是《我和参天大树近在咫尺》。 也许，读者会
联想到舒婷的《致橡树》。 在舒婷的诗中，橡树是伟岸

的，举着“高枝”，然而，橡树的风姿却显得抽象。 在华
雪的诗里，大树是“历经无数痛苦分蘖长成的华盖骄傲
地撑开着 /……/ 最顶端的树冠是什么样子的 / 它只顾
拼命向上、向上”大树与新绿，与树上的鸟蛋，与银杏，
与菩提融为一体。 试问读者，比起舒婷的诗是否更立体
丰满？

当然，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荷尔德林的《致橡树》则
是另一派大家风范，笔者译为：“从花园我来看望你们，
你们山峰之子！ / 从花园，那里温婉而恋家的自然，/ 被
勤劳的人们悉心照顾与护理。 / 而你们，你们辉煌壮丽！
如提坦巨人挺立 / 在平和的世界，你们只属于天空和大
地，/ 天空将你们哺育培养，而大地将你们诞生。 / 你们
中没有谁人曾加入人类的派系，/ 你们渴求欢乐与自
由，以遒劲的根茎，/ 一起从地下往上抓攫，如鹰抓住猎
物，/ 用强壮的手臂抓住自己的疆域，指向云天。 / 你们
开朗而慷慨地撑起阳光灿烂的树冠。 / 你们每人都是一
个世界， 正如天空灿烂的星辰，/ 你们每人都是一位神
灵，相互结为自由的联盟。 ”如果说舒婷的橡树就是诗
人心目中男人的形象，华雪的大树则更加丰满伟岸，而
荷尔德林诗里的橡树简直就是众神的象征。

华雪的大树，色彩斑斓，意象雄浑，令人联想到佛
陀在下面盘坐说法的枝繁叶茂的菩提， 柬埔寨吴哥那
棵把寺庙抱在怀里的神树， 青城山那棵植根于亿万年
沧海沉积岩上的千年银杏， 还有瑞士巴塞尔莱茵河畔
那棵古老的椴树（椴树德语为 Linde，译界前辈也有人
把它翻译为菩提树），富有厚重的象征意义。

作为曾经的记者，华雪在诗中写下了这个职业，心
中甘苦参半。 记者固然有过无冕之王的风光，也有过歌
功颂德，但是“太史公也算是记者的先祖吧 / 最终是要
被宫掉的……”其中意味深长，不过诗的首句“从前，
人们看到的天鹅是白色的 / 后来却发现天鹅也有黑色
的。”立刻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令人忍不住读下去，读
完令人掩卷深思。

还是回到华雪的诗行吧，什么对词语的把握，什么
意境，什么结构，什么现代性与思想性，都不用一一点
评了，慧心的读者自有评判。

只是觉得，华雪的诗可以用《二泉映月》中的几行
加以总结：“我有我的光明世界啊 / 我创作了世界上最
震撼人心魄的声音 / 不信 你听 你听”阿炳的音乐如怨
如诉，黑暗中光明普照，期待人们欣赏。 而华雪的诗歌
却洋溢着激情，虽然其中也有淡淡忧伤，却早已走出李
清照们的凄凉。

诗人在这部诗集的底页上写道：“一定要为冲动留
下点什么，/ 让诗歌为冲动买单，/ 就是最好的回忆。 ”
是的， 华雪的诗来自她金融工作中以及日常生活里的
次次冲动。 正是这些冲动催生了诗人的灵感，激发出一
颗尚未被尘世俗物遮蔽的精神。

作者说每一首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有一段令人
难忘的场景，这部诗集作证了诗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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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虎

———读华雪的诗

为生命作证


